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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曾说，文学的成就需要长时间的培育，以此
观点来看，新兴亚裔美国文学应可视为悠久历史的浓缩，是主流美国文学循环中、
对亚裔美国文学理的美国意识，所做的热情响应。同时，这也让我们了解要对亚裔
美国文学作评价，是相当迫切也相当复杂的工作。 

对边缘化、却又持续演化、快速转型的传统作评价，必须避免从不同的文学传统角
度、订定决定性的评判标准；但这并不代表文学评价是无用或不可能的，相反地，
因为演变中的文学所面临的冲突性愈来愈多，也愈来愈瞬息万变，因而必须以其本
身的论述、评断标准来作评价 – 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进行自我评价。 

1990年针对亚裔美国文学出版品的一份调查，显示该领域的资产已成为「抢手
货」。在新世纪的早期，1950~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亚裔美国文学成功的关连性
十分密切，非裔美国人作家如二十世纪早期的度伯斯（W.E.B. Du Bois）更近期的托
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也是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克辛洪金斯顿所著
《女性战士》（The Woman Warrior,1978），是首不受到普遍赞誉的亚裔美国文学作
品，而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则成为最佳销售书籍之一，
该书的畅销也让其它作家的书能够进驻超市与大学的书店之中销售。  

近期对亚裔美国文学的学者与大众，发现其直接源自于1960年代后期，旧金山州立
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及美国各大学的学生激进运动，也引导出学界跨学科
的种族研究计划。时至今日，亚裔美国文学的课程在全美高等教育课程中时常可
见，结果就是该类型作品已经不只是在市场上有其能见度，但同时也创造了显著的
成就。  

包含纽约市的《桥梁》（Bridg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美亚混血》
（Amerasia）等杂志，是优秀亚裔美国作家渐受重视的主要力量，在过去二十年美
国主流读者与出版社愈来愈感兴趣的亚裔美国文学，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但其代表
性也同时遭逢危机；该危机可以从内部在定义优秀作品的争论不休上窥见一二。在
讨论亚裔美国文学现况的此时，亚裔美国文学正处于一个转换、争论的阶段。  

是否曾有人为亚裔美国文学做出定义呢？有三份文选：《亚裔美国文学作者》
（Asian-American Authors ,1972）、《亚裔美国文学传统》（Asian-American 
Heritage ,1974）、以及《Aiiieeeee! 》 (1975)，认为「文化熔炉」并不能作为亚裔美
国人文化的代表，同时，受到1960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Aiiieeeee! 》一书的作者 
– 曾经出版过剧作、小说、短篇故事与诗作的作者 – 认为亚裔美国人源自于亚洲
文化根源的的感受力，是与美国人极其不同的。但此观点在多年后、二十世纪后期
亚洲移民逐渐增加后，逐渐消失。 

因为移民渐多，亚洲人在美国人口的比例从0.5%成长到超过3%。《Aiiieeeee! 》仅针
对华裔与日裔美国人作家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几乎全是男性，比较起来，在约25年
前、开创性的作品出现之后，美国的书店出现许多菲律宾裔、马来西亚裔、印度
裔、巴基斯坦裔、越南裔、韩裔与其它族群的美国人作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在
其中。  

通常，读者会从种族的单一角度来评论、批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换句话说，这些
作品都被读者以亚裔美国人血统的身份地位来评价，包含亚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
与不公平政策和有种族暴力的法令抗争。事实上，不同国族来源的移民历史，都有
着跨世代的相同议题与风格。由居住于天使岛（移民者到达美国西部海岸的上岸地



点）陋屋中的中国作者、在1910 至 1940年间所创作的中文诗作，以及第一代日本
移民（第一代的日裔美国人）的日本三十一音节诗体短歌（tankas），都以翻译成英
文，都已列入亚裔美国文学的文献之中；《伊蒂斯伊顿》故事和文章（Spring 
Fragrance小姐,1910）的作者，取了苏新华作为笔名，以代表自己一半的中国人血
统，她针对二十世纪早期在美国的中国人以及混血儿、所面对的问题加以检视，他
称这些人为欧亚混血（Eurasians）。卡罗斯布罗桑的《美国存在于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1946），描述了一位菲律宾移民和其它移民劳工，在社会公平与获得
接纳上所做的努力。上述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与亚裔美国人有关的传统。  

在战后期间甚至更晚时期出现的新文学作品出现之前，传记是移民与第一代作家最
常运用的体例（这一点在其它种族文学上也一样）；杨西尔刚的《草屋》（The 
Grass Roof ,1931），帕迪罗伊的《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 , 
1950），满足了主流读者对身边陌生人的好奇心；事实上，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受拘留的经验，是他们撰写回忆录与自传诗作的主要主题，这种作品可从莫
尼卡孙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女儿》（Nisei Daughter ,1956），珍妮瓦卡奇豪斯顿与
詹姆士豪斯顿的《Manzanar再会》（Farewell to Manzanar 1973）、密兹耶亚曼达于
《沙漠太阳》（Desert Run ,1988）中的诗作中，看到例证。  

但亚裔美国人的写作社群当然不止限于一个世代或地点，也不是能归属于某个领域
的文学；作家们针对不同的文体沟通再沟通 – 包含小说、诗作、戏剧与口传历史
等等。 

第一本由日裔美国人作家出版的小说是约翰欧卡达的《不、不！男孩！》（No No 
Boy,1957），一年之后华裔美国人黛安娜张的《爱情探险》（The Frontiers of 
Love），也获得相当大的注意。文学创作的变化，说明了亚裔美国人文学传统仍然
保有其结构 – 至少想象中是这样的。 

近年来广泛的成就让人印象相当深刻，在金士顿的《女性战士》（The Woman 
Warrior,1978）之后，其它亚裔美国人作家的作品也开始受到欢迎；卡西宋的小说
《新娘图像》（Picture Bride）、盖瑞特的诗选集《天堂之河》（The River of 
Heaven），都帮助这个亚裔美国人写作团体在1980年代、有效地累积名声，后续还
有M. Butterfly, David Henry Hwang 与非力浦的剧作《The Wash》。 

谭恩美所著《喜福会》以及金士顿接续创作的《猴子旅行专家》（Tripmaster 
Monkey,1989），其它如Bharati Mukherjee（杰斯明）也都占有文坛一席之地。华裔美
国人格西简（典型的美国人）、韩裔美国人李昌来（Chang-rae Lee）（天生演说
者）、越南裔美国人蓝高Lan Cao（猴子桥），都受到美国读者的认同，在1999年，
华裔美国作家哈晶以作品《等待》（Waiting）荣获国家最佳书籍奖，他的第一本小
说，以文化革命的背景作为主轴。短篇小说方面，如戴维路易（爱的痛苦与其它故
事）(Pang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 1991)、Wakako Yamauchi（妈妈教给我的歌）、
以及莎曼莎张《渴望》（Hunger,1998）等皆有佳作。 

人物简介:   韩籍小说家李昌来（Chang-rae Lee） - 对其根源的
探究

李昌来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先移民到美国」，这位声音很大的韩裔美国人作家近日在纽
约接受访问时，说明了他的家庭在三十多年前移民到美国的过程。 

他和妈妈、姊姊接着前进陌生的西方世界，获得进入高等私立学校与耶
鲁大学的机会，但后来放弃了高薪工作的可能、开始了创作生涯，因为
前两本小说造成轰动，他被纽约人杂志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最顶尖的二十
位作家之一，也获得无数的奖项 – 传承了他父亲的优秀血统（李昌来



这些多面向的成就揭示了亚裔美国人写作主题的多样化，与亚裔美国人本身的异质
性相当近似。亚裔美国文学不预设特定的角度、也不刻意要走向一致化的风格，而
由不同历史与起源产生的文化元素，也在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相同的关注
议题，包括了特定的东亚世界观，从家庭结构亲属关系与性别，从共享艰辛过程、
到在美国的新世界中孤立等等。没有任何单一传统，能定义出不同的策略与技巧、
并藉以形塑亚裔美国人文献的成就。  

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美国学习英文之后成为精神病学家），李昌来在
35岁左右就获得了上述的成就。 

1995年问世的第一本小说《说母语的人》（Native Speaker），获得海明
威基金会/作家俱乐部的年轻作家 – 三十岁以下作家 – 首奖，其内
容描述一位韩裔移民的儿子，担任公司间谍的工作，婚姻产生危机、儿
子面临死亡，还涉入一场政治阴谋的故事，他已分居的太太形容他为政
治跟情感上的怪胎，而他也觉得自己同时横跨两个世界、却也都不属于
任何一边。  

华裔美国人格西简（Gish Je）是一位开始崭露头角的亚裔美国人作家，
形容《说母语的人》（Native Speaker）这本书是「结构华丽、具启发性
且触动心灵…是对亚裔美国文学具有极大贡献的著作」；纽约时报书籍
选介（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盛赞此书为「令人着迷的」，
自此他就一直受到注目、不断获奖。 

对许多评论人来说，这本书是作者展现其文字功力的一项成就：「文字
的选择对我来说就像生与死一样重要」，他在1999年9月接受采访时表
示，在他进入小学时，还只会说韩文：「两年之后，我学会了英文，却
几乎完全丢掉了韩文」，在他完美的文字功力下，他还是时常担心自己
有运用错误的地方。 

但他终究战胜了文字，他于1999年秋天出版的最新作品《充满符号的生
活》（A Gesture Life），再次展现局外人成为主角的成就；内容以两个
时间点作陈述，主角是富兰克林(Franklin Hata)，一个出生于韩国的日裔
美国人，在战后于美国郊区生活，家庭关系相当紧张；故事另一个面向
说的是故事主角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医官的过程，让他身陷极度恐惧
之中；就如故事主角挣扎于两个世界的心路历程，美国的移民也遭遇着
同样的煎熬。 

富兰克林(Franklin Hata)发现自己分歧的两种状态：「人在某个地方、却
又好像不在这里的感觉，当然这是一种长期病症，但是在无法治愈的状
况下，每天侵袭我，成为愈来愈严重的问题；这是我所属的来源，无论
到了哪里，都无法改变」。 

这个时期李昌来的作品受到更大赞扬，纽约时报Michiko Kakutani称之为
「有智慧且具人文气息的」、洛杉矶时报书评的来斯利布罗迪(Leslie 
Brody)则形容这本小说为「极具独创性」的小说。 

到了今天，他执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艺术研
究所课程，也正在撰写第三本小说，主题设定为1950年代大战时期、一
群身居韩国的美国军官，他表示，他想传达的是人们在非个人选择移居
他地的情况下，必须找到生活方式的故事，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
「这里面包含了放弃原国籍远走他乡的人、身为公民又同时兼具离乡背
井身份的感受，加上衍生的问题与所有喜怒哀乐。」 

-- 麦可邦德勒(Michael J. Bandler)       



事实上异质性的陈述--在文学中如同在社会里一样—有助于翻转对于亚裔美国文学
「深不可测」的刻板印象；(菲律宾裔美国人杰西卡哈杰顿将她近期的亚裔美国文学
选辑，定名为「查理陈已死」(Charlie Chan Is Dead)，其命名来源就是从1930年代、
英裔美国人作家德毕格伯爵（Earl Derr Biggers）所形塑的一位看似英雄、但带有刻
板形象的亚裔美国人私家侦探，这个亚裔美国人的形象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直到不久之前，亚议美国人研究才承认了刻板印象对社会心理观感的有限影响；心
里学家史坦雷认为欧裔美国人长期以来都对亚裔美国人有所歧视，认为亚裔美国人
是较为劣等、不健康、不受欢迎的。这种十九世纪延续下来的负面形象，到了今天
已经转为亚裔美国人努力工作、有所成就的形象，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典范，其成功
也在不断成长的文学著作中看得到，即使在其族群内部仍有一些议题争辩仍然存
在。 

另一个议题是、在种族分析之外，以性别分析来看，许多作品叙述亚裔美国女性的
在传统观念下的奋斗，马克辛洪金斯顿所著《女性战士》（The Woman 
Warrior,1978）一书就是一个例子 – 描述一连串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成长过程。  

如同多数传统社会一样，性别角色的限制在亚裔美国人社群中，总是无法改变的一
种群众观念；这些责难在过去几十年成为亚裔美国人文学中的重要内容，如《可驻
足的家》（Home to Stay ,1990）、《用我们的双脚走过天空》（Our Feet Walk the 
Sky,1993）等作品。通常，男孩子们被赋予较高的社经地位期许，女孩子们则应该
价人、成为帮助丈夫处理家事的人；事实上，这个主流意识在东亚社会中十分普
遍，女性在出生后先是属于父亲、然后属于丈夫、如果不幸变成寡妇，便是属于儿
子的。  

移民到美国的人当中，因为在美国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关系较为自由，让这些传统的
社会价值观受到压力，其发展也影响到文学内容的呈现。针对年轻世代描述的作
品，包括格西简所著《天堂里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越南裔
美国作家蓝高所著的《猴子桥》（Monkey Bridge (1997)，都传达出年轻女性希望独
立自主、与其母亲那一辈女性期许大相径庭之下产生的冲突。但早在二次世界大战
刚结束时，其时就已经有Jade Snow Wong 以及 Jeanne Wakatsuki Houston等人、发表
过在其族群中、关于女性性别争议的类似内容。 

当然，性别角色常被视为文化的一种功能，例如 Bharati Mukherjee 和 Bapsi Sidhwa 
所著《一个美国顽童》（An American Brat, 1994），就描述了在跨越国界后产生的跨
文化问题；亚裔美国男性的角色，面临男性地位的危机 – 在路易斯所著《爱的苦
痛》（Pangs of Love）以及葛斯李的《中国男孩》（China Boy ,1991）都可看到对此
议题的叙述。因此，在爱情或家庭中，亚裔美国人都必须在矛盾的男女性别认同上
进行沟通协调。 

另一个亚裔美国人文学常出现的议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历史与社
会观念下的产物，在移民第二代去除了语言的隔阂之后，这些出生于美国的亚裔美
国人，开始在作品中呈现出此一议题；早在1943年，路易斯的自传《父亲与其荣耀
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中，让美国读者得以一窥传统家族社会
中、位居主导地位的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移民第二代通常不愿接受父母亲的社会期许，但其实这些父母亲也是当初离开
原有族群、移居美国的人，这让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作家、开始描述第一代移民者
本身所拥有的双重角色性格。amamoto 和 Yamauchi的作品描述亩女之间的关系，期
间的紧张与冲突，不止来自于家人的关系、还加上了性别的议题在内；莎曼莎张的
著作《渴望》（Hunger,1998）中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更多这样的例子。  

亲子关系不仅成为重要的主题，也成为叙述策略的一种形式 – 从观点、计划、角
色、声音、语言选择都包含在内，诗作或小说的中心意识由什么角色传达，会影响
读者的认同感；而不论孩子们的文化态度与价值观是否与父母大为不同，演说者的
声音语调都能告诉我们其父母是来自于非英语系国家的移民、或是双语演说者。 



在亚裔美国人社群的这些作品中，亲子关系的中心重要性很少受到质疑，部分作品
中会因为地区有所差异，如Toshio Mori and Kingston特别针对在美国西岸的一块移民
者居住区为背景，路易斯邱所著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则叙述
在纽约市中国城里发生的故事。Milton Murayama的小说从夏威夷出发：《我要求的
只是我自己的身体》（All I Asking for Is My Body ,1975），Lois-Ann Yamanaka的诗作
与小说《派哈拉戏院的星期六晚上》（Saturday Night at the Pahala Theatre,1993）、
《》（Blu’s Hanging）等作品，传达的是强烈的岛屿认同、并运用夏威夷口语体独有
的英文和方言来撰写；类似的岛屿认同主题与写作方式，由夏威夷竹山出版社出版
了一些类似作品。 

不变的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写作方法在近几年已经呈现出来，年轻的当代作家作
品，如Cynthia Kadohata所著《在村庄的中心》、以及剧作家Hwang and Gotanda依据
金士顿小说《猴子旅行专家》（Tripmaster Monkey,1989）发展的戏剧，都尝试了这
种讽刺与模仿混合的技巧、挑战过去种族、阶级与性别的主轴；运用这样的前卫技
巧，杰西卡哈金顿写出了《食狗者》（Do eaters ,1990），阐述在菲律宾美国殖民主
义以及马可仕政权庆祝菲律宾文化融合的过程。 

在单一作品类型中，就呈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与声音；《开放的船》（The Open 
Boat ,1993）与《征兆》（Premonitions ,1995），呈现出诗作的新方向。「Charlie 
Chan Is Dead」与「Into the Fire」，是两本近期的小说，另外两本1993年的作品《生
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ife）与《完整的历程》（Unbroken Thread），记录了戏
剧中所发生的事。近期在单一国籍作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十分健康的异质性内
容，像是《居住在美国》（Living In America ,1995）、写的是南亚裔美国人的故事，
《水印》（Watermark ,1998）、则是越南裔美国人的作品选辑，近期还有《南亚裔
美国人作品：倾斜美国大陆》（Southeast Asian American Writing: Tilting 
the Continent,2000）。这些丰富多样化的共有认同、来源与风格，都能在近期的创作
中看到，包含Shawn Wong的《亚裔美国人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1996）。 

整合来说，这些选辑的目的就是要将大众能够阅读到过去一世纪中、所出现的优秀
作品，与知名作家相抗衡，介绍新作家的作品，这些选辑的编辑通常考量了历史与
主题的重要性、再加上文学的品质也考量在内，其标准通常必须是健康、多元化的
辩论。因此，风格、来源、观点上的多元化，也成为亚裔美国人作品的活力来源。 

多元化最终来自于跨国性的全球文化、人口与资产移转，这种新现象让作家为人们
与自己创作出全新的认同，亚裔美国人的作品是逃亡者、难民、流亡者、和移民的
综合体，移居美国数十年，作家不断在这里创作、出版新书，直到最近，才开始有
些人回复自己的原始身份，在后半辈子回到祖国生活；知名的中国作家、同时也是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Lin Yu-Tang，就在教学生涯退休之后回到台湾，虽然在美国于半
世纪前写过小说《中国城的家庭》（Chinatown Family），但并未列入亚裔美国人作
家之列。 

很明显地，今日的国家认同界线已经较为模糊，这是文化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市场机
制带来的结果与贡献，也让美国认同走向更兼容大度的跨国型态。移民、逃亡或跨
国作家，如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马来西亚裔美国作家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南亚裔美国人作家米那亚历山大(Meena Alexander), Chitra 
Davakaruni 与芭希席娃(Bapsi Sidhwa)、以及汉结登(Hagedorn) 和 蓝高– 都对美国认
同的建立有积极的贡献，例如：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200多年前提出了资本市场的欧洲中心论模式，在二十一世纪跨国
性的身份出现后，与全球交易息息相关的资本主义，相较之下也进入了更为成熟的
阶段。  

李, 蓝高, 和金的小说，具有对跨文化、跨国籍与多语言结构的意识，金的小说（他
于1985年到达美国）为例，时间背景是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他和美国出生的当代
华裔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尝试重新找到种族历史、企图创造反移民，也就是他
从未见过的从美国移民到中国的状况。 



在阅读亚裔美国文学时，评论家与教授必须在新文本与美国文学传统之间、在社会
地位与所诉求族群的文学认同之间，作居间协调的角色；近期的亚裔美国人文学作
品 – 具有跨国性、移民与美国本土双重性格 – 强调了亚裔美国文化认同的不断
创新与快速出版现象。将这些不同来源的作者并列，亚裔美国人文学作品呈现的是
全新美国认同的集合体，具有跨国、跨文化的弹性，对多国之间历史上存在的模糊
印象有改善的贡献。 

----------  

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 目前暂离他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职，于香港大学执教英国文
学。  

其它亚裔美国作家 

蓝高(Lan Cao) 

越南裔美国小说家与法律教授蓝高
（LAN CAO），现年28岁，以其
所属族群文化遗产撰写出小说和散
文。 

她的半自传式小说《猴子桥》
（Monkey Bridge ,1997），叙述的
是一个妈妈带着女儿、在越战结束
后飞往美国自由大陆，在生活中遇
到各种挑战的故事。 

故事情节反映了蓝高本身的经验，
她的家人就是跟随反共产主义的越
南人民、逃往安全地区的成员。纽
约时报评论家Michiko Kakutani注意
到蓝高「描绘母女之间复杂关系的
高超技巧」，认为「蓝高创造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首部作品」。 

她也被列入《关于亚裔美国人历史
你所需要知道的事》（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sian 
American History,1996）书中、列入
「耀眼新星」的名单中，该书是提
供美国人关于亚洲与太平洋群岛相
关讯息的重要来源。 

杰西卡哈杰顿(Jessica Hagedorn)  

1949年生于菲律宾，成长期间正是
马可仕执政期间，于青少年时期移
民美国；她是一名师人也是小说
家，同时在纽约从事表演艺术工
作。 

她的诗作传承许多艾伦琴伯格

她的第一本小说《典型美国人》
（Typical American ,1991），相当
成功且获得全国书籍评论界给予最
佳书籍殊荣；后来的小说《天堂里
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是一个有趣但也略带
悲剧性质、关于移民家庭张家的故
事，记录他们如何慢慢适应美国生
活、又因为逐渐改变而导致家人分
离的过程。 

他最近的创作是《谁是爱尔兰
人？》（Who’s Irish? ,1999），选
编了八则短篇故事，发掘本身华裔
美国人族群之外，也同时研究美国
种族的族群。  

戴维路易斯(David Wong Louie)  

戴维路易斯生于1954年的纽约郊
区，是中国移民的第一代子孙，在
1991年出版《爱的痛苦与其它故
事》(Pang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 
1991)之前，他的短篇小说已经被
刊载于一些美国主要的当代文学出
版期刊上。 

而《爱的痛苦》著作受到许多赞
赏，荣获洛杉矶时报小说首奖、以
及Ploughshares的好书首奖。该书包
含了路易斯1989年创作的短篇文章
《易位》（Displacement），描述
一位担任清洁工的移民、因为雇主
的言语讽刺，而佯装不懂英文。 

路易斯新的小说《野蛮人来了》
（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是叙
述一个儿子和他华裔美国父母亲的



（Allen Ginsberg）与其它1960年代
「垮掉的一代」（Beat）风格，也
运用在表演工作上。哈杰顿以其生
动的诗作和散文著称，以生活中混
乱的部分为主题，并以本身女性或
亚裔后代的角色论述。 

其选辑《危险与美丽》（Danger 
and Beauty）是她将近1/4世纪创作
的代表，于1993年出版，首本小说
《食狗者》（Dogeaters ,1987）对
菲律宾人的生活有写实的描写，在
全国最佳书籍奖中获得提名，第二
本小说《爱的强盗》（Gangster of 
Love）接着在1996年出版。1993年
哈杰顿编辑了《查理陈已死：当代
亚裔美国小说选辑》（Charlie Chan 
is Dea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盖瑞特洪(Garrett Hongo)  

这位获奖诗人，着有两本诗集：
《黄光》（Yellow Light ,1982）、
《天堂之河》（The River of 
Heaven），描述的是亚裔美国人在
美国社会中的生活经验。 

他本身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
生于夏威夷、后来移居洛杉矶。书
选家堂娜谢门（Donna Seaman）认
为洪的作品「与其本身文化、家乡
与家族历史分离，直到他回到出生
地才有所改变」。 

在《火山：夏威夷回忆录》（In 
Volcano: A Memoir of Hawaii ,1995）
书中，他描述了他回到出生地夏威
夷、寻找自己的过去与文化遗产的
过程，在与当代作家的对话中，洪
表示：「我会成为一个诗人，是受
追寻多重根源、追寻种族与家族根
源、文化认同以及诗文灵感的动力
所影响…」。 

1989年以《天堂之河》（The River 
of Heaven）入选普立兹诗作奖，洪
也选编过数本亚裔美国人的诗作集
与散文集。 

格西简(Gish Jen)  

尖锐关系，于2000年3月出版，路
易斯目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创意写作与文学。 

杰斯明(Bharati Mukherjee)  

杰斯明是一位印度迁移至美国的移
民，在她超过十二本的短篇小说、
文章、散文选辑中，记录了南亚移
民 – 尤其是印度 – 在美国的生
活经验。 

她早期的小说《老虎的女儿》
（The Tiger’s Daughter,1972）与
《妻子》（Wife ,1975），述说印
度移居国外者的孤立无援，在早期
的作品中，杰斯明的作品看来像是
一位印度作者以英文所撰写的小
说，但从第三本小说开始，短文故
事集《黑暗》（Darkness ,1985）
开始，她的写作风格转为一个北美
移民者的口吻。 

在《中间人与其它故事》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 ,1989）书中，杰斯明的论
述角度转换更是明显，更完整地描
述了北美移民的生活经验；在《贾
斯敏》（Jasmine ,1989）作品中，
她藉由一位来自印度乡下的女性，
在游历美国各个不同地区之后，对
其祖国的认同更为坚定。《世界拥
有人》（The Holder of the 
World ,1993）是她近期最著名的作
品，论述焦点转到纳撒尼尔霍桑的
《鲜红色信件》（The Scarlet 
Letter）。 

杰斯明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教
授。 

贝普希塞华(Bapsy Sidhwa)  

贝普希塞华被称为巴基斯坦最重要
的英文小说作家，于1938年生于喀
拉蚩市，1983年移居美国，前三本
小说 - 《食乌鸦者》（The Crow 
Eaters 1983）、《新娘》（The 
Bride, 1983）、《冰、糖果、男
人》（Ice-Candy-Man ,1989），以
祖国为背景，阐述后殖民时代的巴
基斯坦人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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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简（Gish Je） - 也就是莉莉安
简 – 于1955年出生于纽约是，她
的父母从中国移民过来，努力工作
希望让子女能够获得在中国没有的
机会，在高中她自己取了格西
（Gish）这个名字；成为作家之路
有些崎岖，她在体认到自己应该致
力于创作之前、在商学院上过一年
课，后来才确定自己应该写作、不
然不如死去。 

安妮塔迪塞（Anita Desai）曾表示
塞华有「对历史与说实话的热情」 
- 这份热情在她的前三本小说中展
露无疑，他同时也试图了解导致印
度次大陆于1947年分裂、成立巴基
斯坦国的戏剧化事件原委。 

她 “丰富有趣”的第四本小说：
《美国小顽童》（An American 
Brat,1994），以叙述一个印度教女
孩在1970年晚期、融入美国文化的
过程，深入探讨移民者在美国的生
活经验。她的短篇故事与文章，分
别汇集成多本选辑出版。 

-- S.D.        


